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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深入历史与跳出历史”的原则，描写了距今1800多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和波澜壮阔的争霸战争。小说
以豹子李弘以一介奴隶的身份救出鲜卑大帅，逃回大汉，由一个普通士卒开始，屡立奇功，成为将军，从而影响

整个汉末历史为主要线索，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再现了东汉末年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和一群英雄人物改变

天下命运的奋斗，揭示了历史运动的发展的规律。

李弘与朋友战友的情谊，与敌人的浴血厮杀，与几位佳人的感情纠缠，与整个大汉命运的关联，形成了一个巨大

的漩涡，扭转着整个天下的局面。

本书还在汉末的社会生活场景上颇费笔墨与心思，从宫廷到战场，从都城到乡野，从大漠到中原，力求还历史以

原貌；从政坛角逐到沙场交锋，从典章礼仪到人情风俗，力求展现大汉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番外卷【人物传记篇】



诸生传一

这个人物传记是书友血色珊瑚虫写的，他认为书中的原创人物要更丰富一点，所以写了这篇传记。书中李玮这个

角色就是血色珊瑚虫书友。感谢血色珊瑚虫书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人物传奇。

猛子写于2月5日。

大汉帝国风云录人物传记

江南书生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19岁的李玮告别了家乡的父母,北上首都洛阳的太学求学。过了江水,马车上了通往洛阳的驰道,
李玮紧锁的眉头就再也无法松开了。

这一年,是大汉中平元年(公元185年),去年的这个时候,大汉帝国遭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动乱,巨鹿人张角、张梁、张
宝兄弟三人，创建太平道”，广为布施，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他们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
吉”为口号，相约教众头绑黄巾，兴兵作反。席卷青、徐、幽、冀、荊、扬、兗、豫八个州,攻城略地,一时铺天盖
地,有了蚁贼之称。皇上遂大赦党人,起用卢植、皇甫嵩、朱俊为将,倾全国之精锐,花了数月才扫平了叛逆,并于次年
改元中平。但原本貌似强大的大汉王朝,却如同被那数十万蚁贼的亡灵诅咒一般,彻底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

“想不到蚁贼的破坏竟至于斯!春耕时节,如此良田竟然无人耕种。”望着驰道两旁一望无际的荒田和稀稀拉拉的几个
劳作的农民,李玮不住的摇头。身边的老管事接上话头：少爷,侬别看这里现在这样,想当年阿拉上洛阳的时候这徐
州的广陵地方也是大汉数一数二的富饶地方,但经过这一乱,老百姓哪还敢老老实实待在这里种地,伊拉老早跑到江
南去咧,侬讲阿是?如今这天下哪有什么地方比阿拉吴郡太平,我都劝少爷不要去洛阳,等到明年冠礼以后就成个家。
。。。。。”老管事是老家吴郡李家的老人了,看着李玮长大,故此感情非同一般,老人家有时候便不免唠叨些,李玮见
话不是头,忙诺诺连声,转头装作闭目养神,口里不说,心里却始终无法平静下来。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还不是为了天下大治,百姓安康,但如今的天下糜烂至斯,要救国,却是如何
救法,是了,定是我学问不够。希望在太学能够找到我所期望的答案吧。”

一路顺顺利利,过徐州,豫州,兖州,便进入了大汉两百年来的心脏,司州。李玮毕竟年少,烦闷的心很快被司州近畿的繁
华所吸引,被一种伟大都城所引发的使命感所填充,整个人如同扯足了风帆的海船,一下子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倒
是老管事越发的老神在在,悠闲的在一旁为年轻人介绍洛阳四周的名胜与典故。

扬州吴郡李家乃是耕读世家,李玮的祖父和曾祖曾举过孝廉,作过郡守,所以家资颇丰,这次除了送李玮入太学,老管事
还奉李家家主之命要摸摸洛阳市场的行情,大乱初定,南北的商路也重新恢复,江南的丝绸一直是中原紧俏的商品,如
果能趁此占了洛阳的一部分生意,对家族实在不无小补。所以老管事在洛阳刚刚安顿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市集
联络相熟的商家,李玮对货殖之道却颇为不耐,于是便趁老管家忙的脚不粘地溜了出来,急不可耐的要看看这天下第
一的皇城。

沿着朱雀大道慢慢的散步,李玮禁不住感慨万千,不愧是都城洛阳啊,宽阔的道路,林立的高楼,穿涌的人流,甚至还有不
少高鼻深目的西域人士和结着发辫的胡人混杂其中,相比之下,一直颇为自豪的家乡吴郡俨然只是一个偏远的小城而
已。真可谓是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古之人诚不我欺也。

李玮沿着街走着走着,忽然不经意被人一挤一撞,顿时跌入大路旁一个小巷之中,正茫然回转之际,却见三条大汉堵住
住了前后去路。为首一人,30多岁,身高八尺,虎背熊腰,面相凶恶,加上脸颊上一条长长的刀疤,直好象传说中劫道的山
贼一般。李玮拱拱手,说声”借过”就想从旁穿过,被那疤面凶汉一伸手拦住了去路

“朋友,看样子你是从外地刚到洛阳吧,知道这里的规矩吗?知道我们兄弟三个是谁吗?”

“请问侬是。。。哦不对，正未请教,请问阁下是。。。。。。”

“好说了,我们兄弟三人人称洛阳三虎,北军里响当当的豪杰,想当年跟随皇甫大帅不知为大汉立下多少功劳,今日我们
想去酒家喝酒却没有酒钱,看朋友你也是个读书人,应该明白道理,相烦垫借几个酒钱吧?”

李玮心说原来还真是劫道的,光天化日,天子脚下,还敢自认是军士,当真是胆大包天,”各位既然自称是北军,难道不怕
犯了王法营规吗?”



“我呸,你这南蛮子好不识趣,既然如此,得罪了。”三人这就动手,拳脚没头没脑的往李玮身上招呼起来,可怜李大少自
从娘胎里出来，四周围的人都是斯斯文文,哪见过这等阵仗,灵机一动,抱了头就往外那领头的怀里撞去,幸亏是李大
少身高体壮,竟然一举奏效把那凶汉撞了个跟头,忙乘机往街外跑,却没提防后面两个强盗同伙脚下绊蒜,跌了个狗啃
泥,一下子便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此时那凶汉已经爬起身来,骂骂咧咧”这穷酸南蛮力气还不小”,又往李玮身上招呼了
几脚,李玮把心一横,把眼一闭,索性缩在墙角,高声呼救起来。

正在此时,只听得一把清越的男声从巷口传来”几日不见,你们这洛阳三狗越发出息了,竟然在光天化日下干起没本钱
的买卖来了,你们老大没按时喂你们吗?”三个刚刚还凶神恶煞的凶徒听了顿时如同漏了气的皮球一般,忙住了手，声
音也轻了许多”些许小事,怎么还惊动了陈爷的大驾。”

李玮心想难不成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了?怎么前门拒狼后门又来了虎,来了个更狠的?抬眼看去,只见巷口走进来一个年
轻人,看上去和自己一般年纪,方脸大眼,头带方巾,身穿布袍,文质彬彬,却是一个少年儒生。

那三个凶徒一看儒生走进,忙上前行礼。那个少年似乎颇为不耐,如同赶苍蝇般挥了挥手”滚,下次再让我看见做这种
事情,打断你们的狗腿。”那两个跟班的连连称是,灰溜溜的走开,那个领头的似乎咽不下这口气,怪叫道:“姓陈的,你几
次三番坏我们的好事,须知打狗也要看主人的,你不怕我们老大。。。。。。”

“罗嗦。”那疤面凶汉的话音未落，只见那书生猛的上前，双手一扯一送，凶汉偌大的身躯便如长了翅膀般飞出了
几丈远，跌入了巷尾的草堆之中。书生拍了拍手，似乎刚做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一般，对李玮拱了拱手：“如今这
洛阳的街面也不干净，倒叫兄台见笑了，在下陈好字益谦，洛阳的朋友都唤作陈大斧的便是，请问兄台高姓大

名？”完全是一副读书人的做派。

李玮惊于书生的能耐，不敢怠慢，忙见礼道：“在下李玮字仲渊，刚从扬州吴郡来洛阳太学求学，刚才真是多谢阁
下出手相助。”

陈好顿时喜笑颜开：“那岂不是有缘，我也是从外州入太学的诸生，如此我们还将是同窗，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乐乎，不如我们找个清净的地方喝一杯，也为李兄接风。”

如此甚好，我也正有相谢之意。

于是两人过了几条街，一路相谈颇为投机，互相报了年龄，原来竟是同岁，于是便以表字相称，不久走进一处酒

寮坐下，陈好在洛阳似居有时日，与店家也颇为熟悉，轻车熟路的点了几样小菜，两壶酒，熟练的为两人斟上，

笑着说：这家店子虽小，酒却都是老板亲酿，正宗的秦地西凤酒，味道不俗。仲渊居于扬州，这等西北风味当是

没有领略过。”李玮也不推辞，举杯就饮干满杯，直觉如刀枪入口，辣味难当，勉强咽下，腹中立刻如火烧一般，
当时汗就下来了，眼泪也似要流出，一时颇为尴尬。陈好抚掌大笑：“李兄果然痛快，不过我们并非秦人，所以此
酒第一次喝难免会有些不堪，不瞒仲渊，好第一次饮此酒时，说了一句‘此猫尿乎’，立马就差点得罪了几位雍凉
的同窗，哈哈。”

两人推杯换盏，聊的更为热络，从洛阳风土，一直聊到家乡风光，从经史子集，一直聊到诗辞歌赋，陈好对李玮

的博闻强记十分佩服，李玮也对陈好显露那一手功夫推崇不已，当谈到那三个山贼时，陈好不屑的说：“什么北军
军士，只是何家的走狗而已。仗着大将军的权势欺压良善，尤其是欺负外州士子。”

“什么，他们几个竟然是大将军家的家人？”李玮惊诧道。

“其实也不算啦，只是何府家将何风的走狗而已，那个何风人称狂风客，是洛阳知名的游侠，功夫不错，人不坏，
但好勇斗狠，对手下的管教很不严格，打着他的招牌在洛阳作恶的地痞着实不少。”

“那他们却似乎很怕你？”

“哈哈，那是当然，他们有几次居然欺负到咱益州诸生头上来，我看不过便出手教训了他们几次，出手重了些，所
以他们见了我都怕。”陈好说着上下打量了李玮一番，“仲渊你身材高大，没想到四体不勤啊，不过也难怪，你们
扬州士子多半是斯文人，打架斗殴的事情一向是不太参与的。”

惭愧啊，益谦，我虽然被家父逼着学过点拳棒，但还真从未和人动手，临到用时全不管用，以后还要靠你多指点

了。”

“指点不敢当，咱可以切磋切磋。哈哈。”



两人谈着谈着，就谈到李玮在上洛途中的所见所闻了，陈好的眉头也锁了起来真的如此不堪？我原以为蚁贼覆灭

后，朝廷早有了恢复之策，太学也曾讨论过多次了，怎么仍未见动作？”

李玮放低声音说唉，益谦你不是不知，如今的朝廷由十常侍把持，卖官爵，用亲信，即使有恢复之计，又如何能

立刻实行？看来这大汉社稷将危。。。。。。”

陈好听到这里忽然激动起来，摆手道：“且住了，李兄如何说出这等糊涂话来，我等读书明理之人，理应思考报国
之策，怎能枉谈社稷？大汉养我育我，便如我父，你如何能对我父出此不祥之言？”说完就要拂袖而去，李玮见陈
好连称呼也改了，看来是动了真火，自知失言，忙把他拉住，好言相劝，好歹平息了火气。酒过三巡，便说起太

学的事情来，陈好拍胸脯保证明天一早带李玮入学，并介绍了点太学的门道常识，末了拍了拍头说：瞧我这记

性，明天有一场很不错的讲学，我和几个相熟的同窗都会去听，是讲治国之道，不如仲渊你也同去？”

“好啊，我也早想见识洛阳的名士风流”

“嘿嘿，讲学的却不是一般的名士，是钱塘侯朱大人哦。”陈好得意的笑道

“啊，莫非是与皇甫大人一同破蚁贼的朱俊朱大人？”李玮对朱俊久闻大名，一时激动不已。

“正是朱公伟朱大人，他也是你们扬州人哦。”

“好，我一定要去。”

两人又喝了几杯，算了酒钱，约好时间地点便依依不舍的分手。李玮回到住处，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一心

想着明天要听讲学的事情，直到三更，才勉强睡去。



诸生传二

洛阳的早晨来的特别的早，五更天，在初春的天气，太阳还只是羞涩的在地平线上露了半张小脸，这个巨大的城

市各个角落的许多普通人们已经离开了暖和的被窝，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奔波。

李玮也在这个时候被陈好独特的大嗓门吵醒了，睁开了双眼，很不情愿的摸下床开门，看到的是一张因为寒冷和

快速奔跑而涨红的笑脸“仲渊，原来说好辰时在朱雀大街会面，但我想想还是早点来了，快些收拾妥当，我带你一
起去吃早点。”李玮依稀想起昨天确实告诉了这个家伙住所的地址，没想到他第二天就摸上门来了，还真是个热情
到有点过头的人啊。

梳洗更衣后，两人走出大门，李玮立刻被早晨的寒气冻的缩了缩脖子，陈好笑道：“中原春寒料峭，与江南大是不
同吧。不妨事，只要习惯就好了。我们快行几步，去前面街口与几位同窗见面。”说完拉着李玮起行。

穿过几条街，果然有三个书生摸样的人已经在那里等候，左边一人身材高大强壮，天庭饱满，长相斯文，正在说

着什么，居中一人身材瘦小，长相极为俊秀，有一双灵动的大眼睛，不停的搓着手，呼着白气；右侧一人中等身

材，略有微须，以一手扶腮，似乎听得颇为入神。三人见陈李二人到来，亲热的上来见礼，互相通了姓名，原来

高大者姓余名鹏，字伯翰，荆州新野人，在洛阳太学中年头较久，一口标准的洛阳官话，谈吐极其文雅；俊美少

年姓尹名思，字仲志同样是荆州士子，来自长沙郡；三人中年纪最大的姓唐名云，字文龙，是与陈好一样来自益

州，却是巴郡的江州人士，说话较为稳重，在几诸生中隐隐为首

几个年轻人很快混熟，便相携了一同去洛阳城北用早膳，一路上谈笑风生，晨起的薄雾似乎也被年轻人的热情所

驱散了。

忽然，走在最后的唐云停住脚步，轻道：“奇怪。。。。。。”众人不解回头望他，“寻常时候此处接近玄武大街，
此时应当已经热闹无比，怎么今天却如此冷清？”几人一看果不其然，挺长的街道上竟然只有很少的几人走动，两
旁的门户紧闭，全不象寻常早晨街道。陈好常年习武，很快反应过来，大喝道：“大家都围拢到我身边，不要走
散。”只见两旁街口“呼啦”一声各涌出几十个壮汉，个个面露凶相，上前围拢，便要动手动脚。几人俱是读书人，
只有陈好习武，一时也乱了方寸，却也无法突围，只好退到街心。只见从西街奔来几骑，就在包围圈外停下，包

围的凶汉忙散开通道，让那几骑走到跟前。

为首一人骑着高头大马，面色淡金，高大魁梧，虎颈燕颌，一双鹰眼扫视全场，不怒而威，虽然只是一人，但气

势似乎却盖过了在场的其他几十条凶汉。

唐云却似乎全然不惧，走上前施了一礼，说道：“诸生唐云见过何风何爷，不知名满京师的狂风客大驾光临，有何
见教？我兄弟几人可有效劳之处？”

四周凶汉听了立刻鼓噪起来，什么穷酸南蛮书呆子放了什么酸屁都纷纷骂了出来，唐云不为所动，只是把眼盯住

何风。陈好性子急，早就沉不住气，抢骂道：“我入你先人板板，狂风客，你带这么多狗奴才，有什么道道就给老
子划下来。”唐云想阻止已经来不及，只好暗暗叹气。

何风的脸上不见任何情绪波动，只是一挥手，但见昨日那劫道的疤面凶汉排众而出，一脸得色，指着诸生道：“你
们几个穷酸都认识本人疤面虎吧？今天我们老大亲自来，你们一个也别想走，都给本虎爷留下一手一脚。”

“你这条疤面狗，真是胆子一天比一天大，昨日挂的彩，今天就忘了疼？看来是本少爷昨日出手太轻了，要不要今
天补上？”陈好不怒反笑。

“你。。。你别装横。。。我。。。我。。。不怕你的，今天我们老大就在这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是汉子的你
再打我啊，你一个南蛮子，凭的什么？”

“就凭这个！”

陈好话音未落，一跃扑进，那疤面的昨天吃过亏，反应快一些，连忙后退，他身边其他几人根本还来不及有任何

动作，陈好已是一脚踢出，踹得一个家伙惨叫一声，跌出好几步去；右手一捞，抓住一人，猛然一甩，甩飞近一

丈的距离，才重重跌下；左手一伸，擒住一人的腕子，轻轻一送，把人推出二三步，同时反手又夺过他手中的马

鞭，猛然一挥，鞭势如九天银河般落下，眨眼间又两个人被鞭子抽倒。



陈好撇下众凶，大喝一声：“狗才，哪里走。”鞭式如潜龙出水，已经卷住疤面汉的脚腕，倒拖回来，一拳击中胸
口，那人便又象昨日般如大鸟般撞入街边一家铺面，人事不知。

团团包围之下，陈好竟然兔起鹘落击到倒六人，立刻技惊全场，诸生连忙喝彩，众凶的气焰也为之一消。

何风却似根本不为所动，反而露出一丝笑容，喝了一句彩：“好，不愧是洛阳闻名的益州大斧，看来我的手足几次
栽在你手里也不冤枉，他们恃强凌弱，坏了我狂风客的名头，陈兄你教训的是，”说到这里，狂风客脸色突变“但
是人在江湖走动全靠一张皮，你屡次辱我手足，落我面子，今日却容不得你。”

说罢从马上腾身而起，狂风般卷向陈好身前，双手交错，竟于瞬间攻出八拳，势如奔雷，陈好虽早做戒备，举手

招架，但仍被狂猛的拳势逼退数步。狂风客越攻越急，力气越来越大，拳路间隐约竟渐有风雷之声，陈好虽然自

幼练武，但毕竟是读书人，力气很快不继，几个回合后只有招架之功，忽然左胸空门大露绽被何风一拳轰中胸

口，陈好只觉一股鲜血涌上喉头，却不退避，趁对手招式一老，错身以连环双腿踹中对手膝盖。何风一时不察，

突然受创，竟然也退出数步才稳住身形，惊讶的瞪住嘴角流下一丝鲜血的陈好，陈好也不甘示弱的也回瞪他，两

人对视半晌，何风忽然大笑：“好好，我狂风客打架从来有进无退，今天竟然被一个太学生当街逼退，当真是声威
大损。刚才的一架打的痛快，你我的前帐就此一笔购销。”

陈好和李玮等正在诧异时，街口一个喽罗从远处狂喊，“狂老大，北部尉的骑兵来了。”

“哦，是公路那家伙来凑热闹了么？”何狂风翻身上马，转过头来对诸生说：“今日善后之事就交给我应付，你们就
当没发生过这码事，太学生参与殴斗，嘿，罪责可不小。”说罢携众人拍马离去。

唐龙见众凶人走远，暗松了口气忙上前扶助摇摇欲坠的陈好，“大斧，你无大碍吧。”

“没啥，哈哈，我只是脱了力而已，那狂风客的功夫真是名不虚传，倒也算一条好汉。”

“臭小子，下次出手前先打个招呼，别老吃独食呀。”余鹏这斯文人竟也说起了粗话。

陈好白了他一眼“是你余大个子反应慢，我打眼色都打了半天了。”

“是呀，我有看到的。但我以为你在示意我们趁机开溜呢。”尹思也在一旁凑热闹，众人皆都大笑。

李玮连连苦笑，心想自生来近20年就没做过殴斗之事，到洛阳只两天竟然已经参与打了两架，而今天又是那么大
的场面，看来这洛阳求学一行，还真会是一场前所未有丰富的经历呢。

经历了一番风波后，几人先陪陈好去见了大夫，验明无事，然后草草吃了早饭，便匆匆搭了载太学生的公车往建

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太学赶去。

此时的洛阳太学，正是极盛之时，学生人数三万余，可谓是前无古人了，太学建筑群也极其庞大凡“所造构二百四
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其讲堂长十丈、广三丈，可容数百人坐。由于诸生众多，生源也极其复杂，而师承不同，
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书经文字以全私文者（也就相当于假学历）。为此，

今上在熹平四年诏令当代名儒蔡邕、马日磾等正定五经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隶书书写刊刻于碑以相参检，碑高一

丈许，广四尺，共四十六枚。“骈罗相接”，立于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樟，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卒看
守。

几人进了学府，便问起李玮学籍之事，李玮说道：“家祖曾任二千石的官吏，所以我是依律入学，学籍早在家乡办
好，只要去太学吏舍人处验明正身即可。”众人皆大喜，都说那倒是省了很多罗嗦麻烦。

今日的讲学，在大讲堂之内，由于时间还早，几人就先在学门外观看蔡大家的书法，一时赞颂不已。李玮忽然看

到门旁停了一辆马车，挡住了一处石碑，正奇怪时，尹思凑上来轻声说：“那想必是达官贵人的的家眷在观看碑文
了，你看那马车就知道，虽然样子简朴，但却由两匹健壮大马来拉，旁边还有精干仆人侍侯，非富即贵啊！”李玮
深以为然，禁不住又多看了几眼，心想会不会就是今天主讲的钱塘侯朱大人的车马呢，正在此时，一只玉手从马

车的窗内掀起帐幕，李伟好奇的仔细望去，忽然如遭雷击，一时竟呆住了。



诸生传三

直见车内的玉手的主人露出半张俏脸，佳人大约是14，5岁的年纪，瓜子小脸吹弹可破，弯弯的眉毛如黛，眼睛大
而明亮，睫毛长长的向上微翘，鼻子挺拔而小巧，红红的嘴唇轻轻的嚅动，似在轻声读着碑文，显得妩媚而娇

憨，却又有一种大家闺秀的风范。

李玮并不是没有见过美女，相反他的家乡，正是出所谓的“美人窝”，他在孩提时代就曾对一位比她大了6岁的美丽
少女有过朦胧的暗恋，但后来少女远嫁他乡，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也就断了那份思念，但这一次见到的佳人，

让李大少觉得见到了自己一生的羁绊。

李玮不知不决就走近了，只到听到了佳人的声音：“这句可混不可解呀，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冀为不道，入自颠
軨，伐鄍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

李玮听的真切，朗声接道：“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鄍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
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这句出自于春秋左传的僖公二年，说的就是荀息游说虞公借道给晋国伐

虢的故事。”

车中佳人似乎受了惊吓，“啊”的一声放下车幕。

“你是何人，不得对小姐无理。”旁边的精干家仆一闪身挡在了李玮身前，一双眼睛紧紧盯着他，似乎有一句不对
就要把人生吞活剥一般。

“在下太学生李玮，见这位小姐有疑，只为答惑，并无他意。”

“才叔，不妨的，多谢这位先生，筱岚受教了。”佳人隔着幕布微微一礼，那个家仆瞪了李玮一眼，赶着车远去
了。

李玮意犹未尽的站在原地，依依不舍的看着远去的马车，忽然听到陈好在一旁说话：“好一段才子佳人，路边偶遇
啊。”回头一看，只见四人闻声音都走了过来。陈好亲热的揽住李玮，脸色古怪。

“筱岚？难道竟是她，钱塘侯朱大人（朱俊）的掌上明珠，朱筱岚，年十四，十三岁时候就以才貌闻名于洛阳士
族。”尹思在一旁娓娓道来。

“不愧是仲志，除了会摆弄木头，对洛阳各种小道消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啊。”陈好对一脸得意的尹思竖了竖大拇
指，接着说“但是仲渊，人家可是天上的仙女，多少名门子弟想把她娶回家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诸生，虽然同在
洛阳，但却是相隔千里。。。。。。啊，不好意思，我不会说话，你别在意。。。。。。”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陈好的话立刻让满心炙热情感的李玮冷了下来，对啊，他李仲渊算什么，新入的诸生而

已，在洛阳他这样的诸生何止千万，既没有高贵的出身，也没有万贯的家财，在旁人看来，也许自己这样的人对

筱岚那样天之娇女就算说一句话也是亵渎，还能有什么非分之想？且慢，别人如何想随他去了，但他李仲渊可不

是那么容易屈服的人。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李玮轻轻念着陈涉这句被看做大逆不道的话，刚开始的颓然神态尽扫，一时又意气风发了
起来。这一下的变脸倒是把四个关切的朋友吓了一跳。唐云问：“仲渊你没事吧，大斧这家伙口无遮拦的，你别往
心里去。”

“没事的，我只是想通了一点事情而已，时辰差不多了，我们这就去听讲学吧。”

朱俊的才学名满天下，但他到太学讲学却是很少见的事情，所以今天不但洛阳学界名流聚集，而且堂下太学生也

聚集了近千人，喧闹的直如市集一般，但讲演一开始，却又如森林般安静了，堂上只听的朱俊悠扬的男声和风吹

树叶的沙沙声。朱俊本为能吏，善于治理，后又曾多次统兵平定叛乱，所以所讲之学并不拘泥于五经之内，既联

系儒家经典，又结合当今的时政为例，就连在座平日里口舌便给，能言善辩的大儒博士，也只听得连连点头，却

无法挑出一点毛病来。

讲学完毕，朱俊起身一礼，与其他名士走进内堂休息，讲堂内的气氛又热烈起来，按照惯例，学者讲经完毕后，

听者就可就今日讲学各发己见，畅所欲言，所言如恩能让在座之人心服者，则能向学者当面发问。



朱俊坐下喝了杯水，润了润嗓子，只见太学祭酒马日磾笑容满面的上前施礼，说道：“公伟大才啊，如今这一开
讲，直叫我们太学诸人今后不敢复言治国之道矣。”

朱俊连忙站起还礼“翁叔（马日磾字）客气了，今日见了各位名家及许多青年俊彦，俊深感怀之，奈何岁月不饶
人，只讲不到一个时辰便感不支，实在是见笑了。”

一旁的孔融大笑：“哈哈，公伟兄不到四十春秋，正当盛年啊，如何出此服老之言，一点不象当年意气风发的朱车
骑（车骑将军）的风范。”

“俊带孝之身，车骑两字却不敢再提。”朱俊露出一丝苦笑，又向孔融一鞠。

“公伟过谦了，如今大汉正值用人之际，公伟之才朝中何人不知，只待孝期一过，官复原职也是理所当然的。”“说
不定还能高升一步。”“此言甚是啊。”众人都把言来劝。

“哈哈，俊无官一身轻倒也自在，不过近日精力确有不济，今日见猎心喜，倒想从太学诸生中召几人为门生，一来
让年轻人有些事做，二来也能帮我点忙，众位以为如何？”

“公伟兄何不早说？若是如此，只怕今日场中诸生要抢破头也。公伟兄看中哪位俊彦了？”一旁的荀攸笑道。

“呵呵，看来讲堂中大辩似有结果了。”朱俊笑而不答，手指场中。直见李玮意气风发，显然已经在舌战中压倒了
众生。

“此生倒从未见过，”马日磾转头询问过太学舍人后对朱俊说，“原来是公伟老家扬州的士子，今日方才入学，公伟
可是动了爱才之心？如此甚好，公达，就麻烦你把他召进来。”

对谈之后，朱俊对李玮才学十分满意，对李玮说：“可惜你刚刚入学，未能进行五经考试（汉律考过其中二经考试
便可授官），入我门下只怕耽误学业。”

李玮昂然道：“老师体恤学生之情仲渊甚是感动，但我自信只要有机会，三月之内足够通五经之试。”

“好。”马日磾在一旁笑道，“通常要入学二年之后方能考五经，既然你有此志，太学也不是拘泥于陈规的地方，就
许你三月。”

自此之后，李玮心无杂念，除了偶尔与几位好友交游外，一心埋首经卷，经三月，竟连过三关，擢高第为太子舍

人，不久就正式拜到朱俊门下，着实在太学出了点小名，引起诸生艳羡。

朱俊自守母孝下野，一直在着力编修其师长王符的治世巨作“潜夫论”，如今李玮到来，一方面就以此书为教材教
导李玮，一方面也着李玮参与修订此书。李玮似乎心无旁骛，干脆在朱俊府中住下，苦读渡日，为免去尴尬，连

当日惊为天人的朱筱岚也尽量避免见面。

一日半夜，李玮埋头读书之时，忽然听得旁边有一把清脆的女声轻声唤道：“仲渊师兄！”

李玮茫然回头，只见窗拦趴着一人，可不正是自己拼命忘却，却又挥之不去，朝思暮想的筱岚吗？

“小姐。。。”

“人家叫筱岚啊，仲渊师兄。”

“筱岚。。。。。。那么晚了你有啥事体？”

“人家那么晚来，当然有事，你出来再说，难道还要人家进来和你共处一室吗？”

李玮连忙跑出去，只见筱岚赤着脚坐在庭院的水池旁，明月照池光，映衬着一双光洁无暇玉足，玉人脸上带着无

邪的笑容，直好似楚歌中那美丽神秘的山鬼一般。李玮心想，这一定是自己19岁人生中见过最美丽的画面了。

“仲渊师兄，你过来坐。”妙人儿往旁边挪了点，李玮拘谨的坐下。

“侬紧张啥。”筱岚吐出好听的吴哝软语，“不知道为什么，侬虽然拜入我阿爹的门下，见我的次数也多，却都不太
理睬我，是我得罪侬了吗。”

“没。。。没有，只是我好忙的，老师给我好多课业。。。。。。”李玮见少女满脸的“我不相信”的表情，也说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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